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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算法推荐已成为数智时代青年数字生活的基础设施。青年在短视频、游戏、社交等平台上的日常活动，

经由算法推荐的中介，正在从休闲娱乐悄然转化为数据生产，形成一种“休闲即劳动”的数字劳动形态。

本文以算法推荐为切入点，考察青年数字劳动的异化逻辑：算法通过注意力捕获、行为塑造与数据提取，

使青年在“自愿”与“愉悦”的表象下，承受着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与人际关系四重异化，并

陷入自我剥削与精神控制的双重困境。异化的根源，在于算法权力与数据所有权的不对称、知情同意的

形式化以及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制。超越这一困境，须从算法伦理规制、平台责任明确、青年主体

性重建与制度价值引导四个层面协同推进，以人本逻辑驾驭算法逻辑，实现青年数字劳动的健康发展与

青年自身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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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has become the infrastructure of youth digital life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young 
people on platforms such as short videos, games, and social media are quietly transformed from lei-
sure and entertainment into data production, forming a form of digital labor in which “leisure be-
comes labor”. Taking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as the entry poi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l-
ienation logic of youth digital labor. Through attention capture, behavior shaping, and data extrac-
tion, algorithms subject young people, under the guise of “voluntariness” and “pleasure”, to a four-
fold alienation of labor products, labor process, species-being,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while 
trapping them in the dual predicament of self-exploitation and psychic control. The root of this al-
ienation lies in the asymmetry between algorithmic power and data ownership, the formalization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the suppression of value rationality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trans-
cend this predicament,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synergistic efforts in four dimensions, namely al-
gorithmic ethical regulation, clarification of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reconstruction of youth sub-
jectivity, and institutional value guidance, so as to harness algorithmic logic with humanistic logic, 
thereby realiz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youth digital labor 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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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年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刷短视频、打游戏、逛社交平台、追网络直播，这些嵌入日常缝隙

的休闲行为，如今无一不被算法推荐所牵引。算法根据青年的浏览轨迹、停留时长与互动偏好，源源不

断地推送“合口味”的内容，使其在愉悦与沉浸中延长在线时间。问题在于，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消遣

——青年的每一次点击、点赞、评论与转发，都在向平台贡献着可供分析与售卖的数据，休闲由此获得

了劳动的性质。于是，一种悖论性的现象浮出水面：青年愈是感到放松，就愈是深陷资本的价值生产链

条；愈是自以为在“玩”，就愈是在为平台“打工”。本文关心的，正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异化逻辑，以

及走出困境的伦理路径。青年之所以值得被单独考察，一方面在于其作为“数字原住民”与数字平台的

依存关系最为紧密，另一方面也在于其正处于价值观、职业观与自我认同的形塑关键期，算法推荐所施

加的影响，往往会沉淀为影响其一生的认知结构与生活习性。 
数字劳动研究已积累起相当的理论资源。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先驱斯麦兹提出“受众商品论”，指出

受众观看媒介的行为本身即是创造价值的无偿劳动，媒介将其打包售予广告商[1]。意大利学者泰拉诺瓦

继而提出“免费劳动”，把网民在互联网上出于兴趣的自愿活动视为被资本无偿占有的典型劳动形式[2]。
福克斯则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中，将全球信息通信技术生产链条上的各类劳动统一纳入数字

劳动范畴，重建了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3]。国内学界沿此路径，围绕数字劳动的概念、异化

与超越展开了大量讨论[4]，并延伸出对“玩劳动”等新型劳动形态的专门考察[5]。围绕数字劳动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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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亦已形成从“表征”到“归因”再到“超越”的完整分析路径，就异化的表现、根源与扬弃作了系

统阐发[6]；另有学者着眼于数字劳动的文明景观与治理策略，主张以制度化方式规范其健康发展[7]。这

些成果奠定了本文的理论基础，也留下了以算法推荐为切口、以青年为主体的研究空间。 
既有研究的着力点，多集中于数字劳动的一般机制与整体异化，对算法推荐这一具体技术装置如何

作用于青年群体，尚缺乏细密的分析。算法推荐并非中性的信息分发工具，它一端连着平台的资本增殖，

一端连着青年用户的注意力与行为，是数字资本组织劳动过程的枢纽性环节。以之为切入点，能够把抽

象的异化命题落回青年具体的生活经验，进而使“伦理出路”的讨论不流于空泛。本文循此思路，先剖

析算法推荐的运行机制，再揭示青年数字劳动的异化表征，继而追索其伦理症结，最后讨论可能的出路。  

2. 青年数字劳动的隐蔽装置 

从“受众商品”到“数据劳动”，数字劳动的理论演进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资本对劳动的吸纳，

正从工厂车间延伸至生活世界的每个角落。斯麦兹笔下的受众还只是被动观看电视，泰拉诺瓦笔下的网

民已开始主动生产内容，而算法推荐时代的青年，其劳动形态又发生了新的位移。青年不再是显性的内

容生产者，更多时候只是信息的消费者与浏览者；但恰恰是在这种看似被动的消费中，其行为数据被实

时采集、加工与流转，转化为平台估值、广告定价与商业决策的原料。托夫勒当年预言的“产消合一”，

在算法推荐的技术条件下获得了彻底的实现——消费与生产在同一个指尖动作中完成[8]。 
算法推荐的运转，可概括为注意力捕获、行为塑造与数据提取三个环环相扣的环节。就注意力捕获

而言，平台以个性化推送最大限度地迎合青年的趣味，利用即时反馈与无限下滑的界面设计，制造一种

欲罢不能的“心流”体验，把青年的闲暇时间切割成碎片并持续占用。就行为塑造而言，算法不只被动

地反映偏好，更主动地塑造偏好：它通过推荐节奏的调控、话题议程的设置与“爆款”的营造，诱导青

年沿着平台设定的路径去浏览、模仿与参与。就数据提取而言，上述所有行为的痕迹都被记录、建模与

画像，形成可供二次售卖的数据商品。三个环节合而为一，青年便从“使用者”沦为“被使用者”。把

这一机制置于劳动范畴中审视，算法推荐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劳动控制。传统工厂里，资本家借助

机器的节奏规制工人的劳动；数字平台上，算法则借助内容流与推送机制规制青年的行为节奏。外卖平

台以算法调度骑手的路线与时长，学界已揭示这种“数字控制”如何以看似中立的技术重新组织并强化

了对劳动的支配[9]。与此相类，内容平台同样以算法“调度”青年的注意力，只不过其对象由骑手的体

力劳动换作了用户的注意力劳动。区别仅在于，骑手尚能感知控制的压迫，青年却往往在愉悦的体验中

浑然不觉。控制愈是隐蔽，剥削便愈是彻底。算法推荐对青年生活的渗透，已到了无远弗届的程度。短

视频平台以“上滑即刷”的机制填满青年的碎片时间，游戏平台以赛季、签到与排位机制把青年锁定在

虚拟世界，社交与电商平台则以“猜你喜欢”“你可能认识的人”等话术持续制造新的消费与互动。青

年在平台上的每一次停留，都在为算法贡献着喂养其不断“进化”的数据养料。算法越“懂”青年，青

年就越离不开算法；青年越离不开算法，其数据贡献就越是源源不断。这种双向强化的循环，正是数字资

本得以持续增殖的动力来源。就此而言，算法推荐不单是技术的应用，更是一套精密的注意力征用系统。 
算法推荐运转的经济学基础，是所谓“注意力经济”。在信息过载的时代，稀缺的不再是信息，而

是人的注意力；谁能捕获注意力，谁就掌握了通往利润的入口。青年作为数字消费的主力，其注意力天

然地成为各平台竞相争夺的稀缺资源。算法推荐正是这场注意力争夺战中最精密的武器：它以秒为单位

优化内容供给，以毫秒为单位响应行为反馈，其全部目的，就是让青年在平台上的停留尽可能地长。注

意力的商品化，使青年的闲暇本身成为可供标价的标的物。正因如此，“玩劳动”这一概念对青年数字

劳动具有高度的解释力。学界将“玩劳动”界定为以娱乐为外在形式、不以雇佣关系为前提、由资本无

偿占有其数据产品的劳动形态，并指出它打破了劳动与休闲的时空界限，使“劳动呈现为玩，玩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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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价值生成形式”[5]。青年在算法推荐下的刷屏、游戏、互动，正是“玩劳动”最典型也最普遍的实践

形态。它使资本增殖逻辑成功渗入休闲领域，完成了对青年自由时间的大规模征用。需要辨明的是，算

法推荐所许诺的“个性化”，本质上是一种反向的选择剥夺。青年以为自己握有“看什么”的主动权，

实则这份主动权早已让渡给了平台的商业算法。协同过滤、内容画像、实时优化，这些技术环节的运作，

无一处以青年的长远成长为旨归，无一处不以延长时长、提升黏性为尺度。所谓“懂你”，不过是算法

对欲望的精准捕获；所谓“自由”，不过是算法预设轨道内的有限摆荡。当青年把算法的“投喂”误认

为自身的“选择”，劳动过程的异化便在其毫无察觉之时悄然完成。 

3. 青年数字劳动异化的多维表征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仍是分析数字劳动异化最有力的理论

工具。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与自身类本质相异

化、以及人与人相异化四个向度[10]。数字劳动虽在形态上迥异于工厂劳动，其异化结构却与马克思的分

析保持着内在的对应关系，只是表现得更隐蔽、更精细。 
就产品异化而言，青年生产的对象并非有形的物质产品，而是数据、内容与注意力。这些对象一经

生产便脱离青年的控制，归平台所有，并以流量、估值、广告收入等形式转化为与青年相对立的资本力

量。青年生产得越多——刷得越久、互动越频繁——平台积累的数据资产就越庞大，而青年自身所获得

的，不过是一时快感与随之而来的疲惫。“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

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0]，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在数字语境下获得了新的注脚。福克斯的分析进一

步表明，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用户的在线时间与活动被平台转化为可计算、可交易的数据商品，资本由

此完成对“生产性消费”的吸纳[3]。对青年而言，这意味着其最日常、最私密的休闲行为也被纳入了资

本的核算体系，成为一种无形的价值贡献。 
就过程异化而言，青年的数字活动在算法的主导下失去了自由自觉的性质。表面上，青年“想看什

么就看什么”，拥有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实际上，所谓的选择早已被算法框定。推送什么、何时推送、

以何种方式推送，皆由平台的商业逻辑决定。青年的浏览行为被外部节奏牵引，成为一种“不由自主的

沉浸”。当休闲不再是青年自主支配的时间，而成为被算法填充、被资本收割的时间，劳动过程便与劳

动者自身相疏离。这种疏离的微妙之处在于，它并不以强迫的面目出现。青年在刷视频、打游戏时，感

受到的是酣畅与投入，而非劳累与被迫；正因如此，劳动过程对自身的疏离被彻底遮蔽，甚至被体验为

自我实现。异化越是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就越难以被察觉，也越难以被克服。 
就类本质异化而言，青年在算法镜像中的自我认知发生了扭曲。算法以“投其所好”建构起一个迎

合自我的虚拟空间，青年在其中获得即时满足与虚假的自我确认，逐渐沉溺于“那喀索斯”式的自恋幻

象。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而算法驯化下的青年，其活动被简化为刺激–反应的条件反射，

创造性、批判性与自主性随之钝化。青年愈是“玩得尽兴”，其作为人的丰富性就愈是萎缩。陈尧从马

克思主义视角指出，“玩劳动”的异化要害，正在于资本以“玩”之名行“劳动”之实，把青年本应自

由支配的休闲时间异化为价值生产的延长线[11]。当“玩”本身都沦为资本的算计，青年便连最后的自由

领地也难以守住。 
就人与人相异化而言，算法推荐塑造了一种数据化的交往关系。青年的社会连接经由平台中介，被

量化为点赞数、粉丝量、关注度等指标，人际关系的本真性让位于可计量的“流量人格”。与此同时，

算法造成的圈层区隔与信息窄化，使青年各自困于自我的信息茧房，彼此之间的认知壁垒日益加深。关

于“信息茧房”是否由算法导致，学界存有争议[12]，但算法推荐加剧了趣味的分化与情感的极化，却是

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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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异化之上，还叠加着一层更为幽微的困境——自我剥削。有别于外在强制的传统权力，当代权

力日益化身为肯定、激励与优化的技术，诱导个体主动地自我压榨。算法推荐正是这样一种“肯定型权

力”：它以“你喜欢”“推荐给你”的温柔语调，让青年心甘情愿地延长在线时间，主动地贡献数据与

流量。剥削在此不再需要强迫，甚至被体验为愉悦；劳动与休息、生产与消费、主动与被动之间的界限，

统统在算法的抚慰中消融。 
与四重异化相伴随的，还有时间维度的深层异化。算法推荐打破了劳动与休闲的界限，使“休而不

息”成为青年的普遍状态——表面上在休息，实际上仍在为平台贡献数据与注意力。学界将这种“数字

空间中玩劳动的休闲异化”概括为：休闲的时间形式保留了下来，休闲的自由实质却被掏空[13]。青年刷

着短视频入睡，醒来第一件事又是拿起手机，其“休息”的时段恰恰是数据价值密度最高、算法最为活

跃的时段。时间不再属于青年自身，而成为算法持续征用的对象。需要指出的是，青年数字劳动并不限

于上述无偿的注意力劳动，它还延伸到外卖配送、网络直播、内容创作、网约出行等形形色色的平台就

业形态。这些形态或以雇佣、或以众包的方式组织，青年劳动者在其中承受着平台算法的直接调度与考

核，其处境已为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所揭示[14]。尽管报酬形式各异，背后的逻辑却是相通的：平台以算法

掌控劳动过程，以数据提取劳动成果，青年则以灵活、自主的表象，换取保障的缺失与议价权的丧失。

青年数字劳动的异化，因而是一个横跨“玩”与“做”、覆盖无偿与有偿的普遍现象。 

4. 异化背后的伦理症结 

青年数字劳动异化的根源，不在于算法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与资本结合后所形成的权力结构。算

法推荐把“谁来决定青年看什么”这一本属公共的问题，交给了一小撮追求利润的平台。这一权力的行

使，建立在数据所有权与算法解释权双重缺失的基础之上。数据虽由青年产生，其权属却长期悬而未决，

青年对自身数据缺乏掌控；算法作为决策的黑箱，其运行逻辑对青年乃至社会始终不透明。当“作为生

产要素的数据”被资本化，其收益分配与所有权归属便成为亟待厘清的问题[15]。 
知情同意原则的失灵，是权力不对称在微观层面的直接体现。平台以冗长晦涩的“用户协议”获取

形式上的授权，青年在“不同意则无法使用”的处境下点击同意，实则对所让渡的权利并无真实认知。

数据在青年无意识的状态下被采集、加工与交易，所谓“自愿”不过是一种被构造出来的同意。这种程

序上合法、实质上失衡的同意机制，抽空了数字劳动伦理的根基。更耐人寻味的是，即便青年意识到自

身数据被采集，也往往缺乏有效反抗的手段。放弃使用平台，意味着退出整个数字化的社交与生活网络，

其代价之高使“退出”成为不切实际的选项。“同意”与“退出”的双重失灵，使青年在数据关系中被

锁定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处境。 
异化的结构根源，还在于数字资本的垄断性扩张。少数平台巨头凭借数据、流量与算法的先发优势，

构筑起难以逾越的壁垒，把持着数字劳动的组织权与分配权。数字技术资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劳动新

异化不断生成的过程[16]。青年数字劳动者面对的不是分散的小资本，而是高度集中的平台权力；其议价

能力的孱弱与平台的强势，构成了数字劳动关系中悬殊的权力落差。这种垄断格局若不加以规制，任何

个体的“用脚投票”都难以撼动异化的结构本身。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价值理性的让位。算法推荐以效率

为唯一尺度，把复杂的人化简为一组组可计算的偏好向量。当“工程传播”的逻辑取代了“人类传播”

的机理，内容的公共性、思想性与审美性便让位于流量与转化率[12]。青年的注意力被引导向那些最能刺

激本能、最易产生黏性的内容，理性反思与审美鉴赏的空间被持续挤压。工具理性的膨胀与价值理性的

萎缩，使算法推荐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不断侵蚀着青年精神世界的丰盈。 
当数据、流量与算法被赋予某种“自主”的神秘力量，数字拜物教便悄然生成。人们崇拜点击量，

追逐热搜榜，臣服于算法的“智能”，仿佛这些数字表象拥有独立于人的意志。数字拜物教以抽象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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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遮蔽了数字劳动的真实关系，使青年难以看清自身数据贡献与平台收益之间的关联，从而在认知层面

为异化的再生产提供了思想助力[6]。数字拜物教的根源，在于数据与算法被抽离了其背后的社会关系。

数据本是青年劳动的产物，算法本是人类设计的规则，然而在资本的包装下，二者却被赋予某种超然的

“客观性”，仿佛决定青年命运的是算法而非资本。青年在“算法推荐”面前所体验到的宿命感，正是

这种拜物教式认知的产物。 

5. 青年数字劳动的伦理出路 

走出青年数字劳动的异化困境，首先须为算法权力划定边界。算法不应是不受约束的私人权力，而

应是可审计、可问责、可解释的公共技术。推动算法透明度建设，要求平台披露推荐机制的核心逻辑，

建立算法备案与评估制度；完善数据确权与收益分配规则，使青年作为数据生产者分享相应的价值回报

[17]。数据、算法的治理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关涉社会公平与人的尊严的伦理问题，须以制度之力

矫正权力之失衡。 
平台作为数字劳动的组织者，理应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算法推荐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伦理

账：未成年人保护、内容价值观导向、用户身心健康、劳动者权益，都应纳入平台责任的范畴。平台应在

商业模式中嵌入伦理约束，以算法“向善”取代算法“唯利”。这既是对青年的保护，也是数字平台行

稳致远的必然要求。从实践看，平台责任的确立离不开外部压力的倒逼。监管机构的约谈、舆论的监督、

劳动者与用户的权利主张，共同构成约束平台行为的合力。平台应当建立算法伦理审查机制，对可能

诱发成瘾、焦虑与极端化的推荐策略加以约束，把“向善”落实为可检验的制度安排，而非停留在口

号层面。 
制度治理之外，青年的主体性重建同样不可或缺。异化的消解，最终要靠劳动者自身意识到其处境

并作出改变。这有赖于数字素养的系统培育：帮助青年认清数据生产的实质，理解算法推荐的运作逻辑，

养成批判性使用数字工具的自觉。青年不应当只是被算法定义的“用户画像”，而应当成为能够驾驭算

法、为我所用的“数字主体”。当青年重新获得对自身时间、注意力与数据的支配权，异化便失去了最

基础的土壤。主体性重建之外，价值层面的引导同样不可偏废。青年数字劳动的异化，部分地也源于数

字拜物教对价值观念的遮蔽。当流量、热度、粉丝数被奉为圭臬，劳动的真实意义便遭到贬抑。这需要

把数字劳动纳入青年价值观教育的视野，帮助青年认清数据贡献与平台收益之间的真实关系，重建劳动

创造价值、诚实劳动光荣的观念。只有青年自身从“算法之茧”中觉醒，外在的制度约束才能真正转化

为内在的主体自觉。 
归根结底，青年数字劳动的异化是资本逻辑向生活世界渗透的产物，其扬弃也必须回到对资本逻辑

的超越上来。学界已从重塑数字生产关系、破除数字资本垄断、复归人本逻辑等层面，为数字劳动的解

放提供了方向[18]。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与青年的全面发展应当是统一的。做

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必须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让技术服务于人，而非让人服务于技术。 

6. 结语 

算法推荐是数智时代最具渗透力的技术装置之一。它以温柔的方式接管了青年的注意力，以隐蔽的

方式把休闲转化为劳动，以数据化的方式重塑了青年的自我与交往。青年数字劳动的异化，其表象是四

重异化的数字变体，其根源则是算法权力与资本逻辑的合谋。这一异化之所以难以察觉，正因为它披着

“自由”与“愉悦”的外衣，把剥削体验为快乐，把受控体验为自主。 
伦理出路的寻求，因而不能停留在技术修补或道德劝诫的层面。它需要制度层面的权力规制、平台

层面的责任担当、主体层面的素养培育，更需要一种把人的价值重新置于技术逻辑之上的文明自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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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不再只是资本增殖的引擎，而成为拓展人的自由、丰富人的交往、激发人的创造的力量时，青年才

能在数字时代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这既是青年数字劳动伦理问题的答案，也是数智时代留给我们

的共同命题。必须看到，算法推荐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其所蕴含的效率与便利确有其价值。问题的关键

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技术背后的权力归属与价值取向。当算法的设计权、数据的收益权、内容的把关权

被置于公共利益与人的尊严的框架之下，算法推荐完全可以成为服务青年成长、促进文化繁荣的积极力

量。青年数字劳动的解放，与数字技术的健康运用，本就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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